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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湾社会对“哪吒三太子”的崇拜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庶民文化现象，因此“电音三太

子”能够崛起和爆红绝非偶然。能为台湾民俗学界和文化创意产业者所关注，也说明“电音三太子”身

上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及源源不断的人文巧思，而这一切都与“三太子”本身所持有的“青少年”质

性息息相关。“电音三太子”的流行文化，反映了青少年在人生舞台上演绎的人生轨迹，既涌现出轻龄

之血的躁动与不安，也洋溢着青春之魂的活力与创意，也是绝大多数台湾年轻人曾经历过的一个不断从

生命的蠢动中淬炼出能力并释放出能量的磨砺过程。台湾人对哪吒“三太子”的信仰绝不仅仅只停留在

烟火袅绕的宗教祈祷层面，同时还潜藏着一份对年轻人的深刻理解与对他们的包容心。   

关键词：“电音三太子”；哪吒；青少年；流行文化；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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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电音三太子”的缘由

青少年期是一个很诱人、也很令人迷惑的时期，它代表一个成长的过程，既是人生的蜕变期、关键

期，也是危险期。在自我与社会需求相互矛盾与冲突下，青少年会面临许多压力和冲击，因此，所产生的

问题也较其他时期为多。[1]一直以来，台湾的迎神庙会因为充斥着过多的青少年酗酒、打架、闹事、吸毒

等负面事件，而被主流社会所趋避。然而，近几年一些意图改革的阵头表演团体中出现了一连串自新的举

措，他们利用电子高端科技注入了许多年轻的创意，将原本令人生畏的开道神将，改造成具有亲和力的童

子神偶——“电音三太子”，并深受时下年轻族群的青睐。自此“电音三太子”流行歌舞及其相关文化产

业竞相崛起，同时也带动了台湾社会一股时尚的潮流。

这尊有着浓眉大眼，深酒窝、高发髻，造型新颖有趣的大头娃娃，脱胎自汉民族传统艺阵出巡时的

“跳家将”，俗称“大仙尪仔”，隶属于童仔阵中的“三太子神童团”。在结合了国内外流行的电子乐器

和摇滚歌舞后，“电音三太子”形成一种跨时空混血式的“台味”表演风格，台湾文化界将之比喻为“俗

丽拼贴的混种文化”和“在地又越界的台式嘉年华”。除了庙会庆典活动之外，各种嘉年华演唱会、选举

站台造势、动土大典以及影视娱乐节目等，都可以看到“电音三太子”活泼登场的浩荡身影。

“电音三太子”首度登上国际舞台并大放异彩是在2009年7月高雄世界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台湾著名

打击乐器艺术总监朱宗庆以“让台湾陷入疯狂”来评价“电音三太子”出场时的盛况。2010年5月中旬，

电音三太子又以文化使者的身份驾着风火轮一路驰骋到上海世界博览会的现场，借此宣传台湾宗教艺术之

美，赢得了民众惊艳好奇的眼光。据研究，当今有华人的地方几乎都有“电音三太子”的身影，不论是中

国大陆，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甚至是泰国，很多地方的华人都将之引进。新加坡的道教因为“电音

三太子”而重振起来，“电音三太子”也在新加坡造成一股旋风，连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都前来欣赏其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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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唐佩君，2011）；这一阵潮流旋风还扩大到了华人世界之外，英国学者古翊飞（Fabian）也远渡重洋

特地飞来台湾拜访“电音三太子”团团长，研究台湾独特的传统庶民文化，并决定以此作为其博士论文题

材（张潮欣，2011）。[2]

然而，当“电音三太子”身披绚丽的刺绣战甲，戴着一副新潮的墨镜和一双白手套（有时候会含个奶

嘴），以超炫超酷的舞步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台湾文化软实力并一次次赢得热烈掌声的同时，可有人想过这

尊全身充满现代流行语汇的太子爷，其实是从遥远的古代走出来的，他曾肩负着守护孩童、守望青少年的

神圣使命。“电音三太子”的原型乃《封神榜》中托塔天王李靖的第三子——哪吒，源于佛教经典里的护

法神，是毗沙门天王的第三子。传说哪吒是佛教中被派到道教的守护神，在台湾被奉为“中坛元帅”，俗

称“太子爷”、“三太子”或“囡仔仙”。由于它能让乩童附体问神，所以拥有不少信众，甚至有很多不

孕的女人为了求子，会经常到庙里祈求身边围绕儿童的太子爷赐予孩子，所以被视为孩童的保护神。

2011年暑假，当这尊“电音三太子”以青年学子的身份到人民大会堂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相

互击掌、一起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受到赞扬的同时，大家可曾记得“他”曾经还是个误入歧途、桀骜

难驯，与李靖有着父子情仇的叛逆少年？曾几何时，这个懵懂无知、行事全凭血气的“孽子”已经脱胎换

骨，成圣成仙，而修得神体的“太子爷”，依然执拗地不肯端坐坛台享受人间的香火，反倒热衷于以过来

人的姿态为一群“迷途羔羊”现身说法，让他们慢慢找回自信并回归正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们

对传统艺阵的负面看法，而这群脱胎换骨的“羊儿们”，也没有辜负这位人神兼具的“太子爷”，他们不

断为弘扬传统阵头文化而努力，时至今日，他们终于有机会洗去“跳家将的都是坏孩子”的污名，为台湾

艺阵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是台湾艺阵史上的传奇，也是所有台湾艺阵青少年的传奇。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流淌在“三太子”身上那汩汩无畏的热血，那正是他敢于突破传统求新求变的源

泉。台湾戏剧学者邱坤良指出：哪吒原本就是武功高强、叛逆性格强烈的神童。任何传统礼俗难“启齿”

的疑难杂症，一般人都容易联想到莲花化身的“三太子”。就民俗“百业”言，动作灵活、逗趣，具现代

感的“电音三太子”，比其他神祗更能结合传统表演（大头和尚）与现代创意，最具“研发”成为热门表

演“阵头”潜力。[3]正是这股创新精神激活了台湾传统文化产业的生命力。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创意有

三：创意之一是被誉为“南荣科技小子程式庙会语言”的“机器人三太子”；创意之二是有“神斧”三少

之称的周让廷设计的伴随着电影《阵头》票房破亿而卖到供不应求的Q版“三太子公仔”；创意之三是来

自于青年研究生所开辟的电脑网络——“让庙会及阵头爱好者连结在一起”。

“电音三太子”流行文化虽然是在传统艺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其所凭借的能量却是台湾

青少年那充满“狂飙躁动的气血”和“出格的创意巧思”。他们有着与“三太子”极为相似的成长历程与

思想灵魂，说“三太子”就是他们的化身一点也不为过。专门探讨“电音三太子”本土生命力的发源与发

展之作《我爱三太子》就精辟地揭示了这个文化现象：“哪吒人性的狂野不羁，三太子先锋创新的勇往直

前，召唤了深藏哪吒灵魂的创意人和实践者。驯服了心中的自我，以生命具现三太子精神。”该章的末尾

同时以“人人都是三太子”来概括台湾的青少年。[4]

二、台湾青少年体内流淌着“传统三太子”狂飙躁动的气血

20世纪80年代，奚淞在《封神榜里的哪吒》，以白话艺文气息重绘哪吒神话：“师父，我的出生是一

种寻找不出原因的错误，从解事开始，我从母亲过度的爱和父亲过度的期待里体会出来，他们似乎不能正

视我的存在⋯⋯”在蔡明亮《青少年哪吒》电影中，台北边缘少年小康，为了报复弄坏父亲计程车的机车

男，跟踪此人、砸毁机车，还在地上喷上“哪吒在此”的字，大胆挑衅。十岁哪吒有着孩童的天真和青少

年的理直气壮，想做就做，做了再说。这是人性哪吒，闯了大祸，非但封不了神，还殃及全家。哪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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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台湾男性胸口的痛，是父不父？还是子不子？神话故事处理的仍然是人性的千古难题。[5]这是被解构

了的哪吒内心最质朴也最沉痛的呐喊。李连杰所执导的电影《电哪吒》，其征引的主题和诠释的内容也是

这个古今中外永远都上演不完的父子情结。正因为亲历过这种惨痛的家庭悲剧，脱胎换骨后的哪吒才会比

任何人都更懂得这种刻骨铭心的伤痛，这是他为何舍弃安享神坛上的供奉而情愿化身为人与青少年为伍的

原因。即便“三太子”放弃为神仙而化身为人，供奉其的香火也始终未曾间断，因为它早就幻化为黑夜里

的光明在指引着这群迷途的青少年。

学者刘奕兰针对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青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离婚率的上升导致单亲家庭增多的现

象已经严重地影响到青少年的教育。家庭影响的弱化，相应降低了家庭对青年人的控制。对于那些可能来

自问题家庭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经历了父母的离异、冲突、虐待和疏忽，心理受到了巨大的创伤，也更有

可能在一些社会团体中找到认同和支持。[6]跳阵头的孩子正是这类不幸家庭孩子的代表。他们在家里既得

不到双亲的关爱，在学校里也得不到师长的认同，最后只能辍学，成为各方势力争相利用的对象，甚至经

常在庙会活动的时候逞凶斗狠、打架闹事，给民众的印象相当不好。有宫庙的负责人鉴于此，决定以“电

音三太子”的竞技舞台作为亮相的载体，让旗下的子弟兵在竞赛中重新获得肯定，再从中引导他们走向正

途。

台南新营太子宫以祖庙的身分，主动担负起全省“电音三太子”比赛活动的规划工作。主委王献彰

语重心长地表示：“以前很多人说跳家将的都是坏孩子，以后可能也会说跳电音的都是坏孩子，（所以）

身为祖庙的太子宫必须扮演这个规范的角色。”以“三太子精神”因势利导，无疑是对孩子们最好的调

教。“三太子精神”充满着一连串“过关”的磨练和考验，只有通过这种种的历练，他们才能顺利地“转

大人”（台语，意即长成大人）。人类学家李亦园对“成年礼”的一段阐释，恰恰符合了“三太子”和青

少年所经历的成长过程。“孩童到成年的转变非常激烈，没有好好准备时，经常会发生心理与行为的不适

应，这就是青少年不正当行为的根源。”[7]幸运的是，当这群处于狂飙期的青少年和三太子一样背负着难

以承受的困扰及烦恼之际，却遇到了改变他们一生的恩师：对三太子来说，他遇到的是从未放弃过他的太

乙真人；而对这群青少年而言，他们凭借的却是“太子爷”这位精神上的领袖。

一位看着阵头孩子一点一滴产生变化的匿名者，这样表达了心中最真切的想法：

“孩子也曾经像太子爷一样走错路啊，就好像阵头孩子一样，画上刺青觉得很炫，可是给人的印象

就是坏小孩，但是他们跳得很活泼大家给他们掌声，还登上世界运动会的大舞台，每年大型的文化祭现在

连桐花祭都要电音三太子⋯⋯像我们在跳的时候大家认识的是新的电音三太子，我们会讲太子爷的文化，

再回到阵头被人家看不起，但他们很努力，大家感同身受后就会理解，看到我们表演后就觉得当然是可以

的，大部分的人都会感动。”

曾经指导过电音太子团的舞蹈老师王煌鹏也叙述了他的亲身体验：

“在我们下乡过程中，团长也会带我们去认识八家将，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这种东西，因为他们给人

的感觉不是那么有亲和力，就会很难接近。后来团长就是介绍我去认识这个‘电音三太子’，我看到‘电

音三太子’的时候就觉得它的造型是好玩、可爱的，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教他们跳舞⋯⋯我第一次上课的

时候他们不理我，想说我是谁啊根本不懂这个来教这个干嘛，每个人都是抽烟、爱理不理的，不当我是老

师⋯⋯去年他们开始‘电音三太子’比赛，刚好就是我的作品得第一名，大家都很开心，我也觉得我可以

这样子去跟阵头的东西做碰撞、结合，我觉得我从高中舞蹈班到大学舞蹈科系，从来不会接触这种东西，

到后来我开始觉得阵头小孩子是善良的，只是他们可能因为某些家庭、社会原因容易被影响，最主要他们

是少了一个人去真正了解（他们）、陪他们，（让他们）把他们心里的东西拿出来，（这样到）再把他们

引导到正路的时候他们就会很信任你。到现在我开始又（跟这些孩子）有接触，会觉得阵头小孩子是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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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要去保护、注重、甚至要去教育（的），将他们提升起来的。”（王煌鹏，2011）[8]

由云游天工作室所调查的个案，则以孩子们真诚的感受作为实际印证：在朴子电音太子团里，最小

的孩子是13岁，25岁就算老了。在这些孩子中，有中辍生、有中辍后复学并继续升学的孩子、有在大人误

解下错误教育而无法流利沟通的孩子⋯⋯他们在团里找到兄长的管教与关怀，找到归属，甚至找到一种隐

匿、却“人神合一”的解放。

阿庸，他认为戴着神尪乱学猫董的舞好笑有趣，于是干脆把整套战斗舞学起来，教大家一起跳。他

和他的伙伴们甚至可说是台湾“电音三太子”的创始人。他喜欢能随心所欲跳舞，躲在尪仔里的那种安全

感。

阿瓜，他曾经得过全省角力第一名。患听力障碍，因为没有接受适当教育，不会说话或手语。但来这

里和同伴们相处，他觉得很开心，而且他现在会唱歌了！

小伟，他小时候被外公“打大”。因为不讲话曾被送进启智班，一直被当白痴。来到这里，心胸开阔

了，变得非常活泼，并且也“恢复”智能了。

在朴子的“神斧”刺绣厂老板周让廷也说，以前家长都会叮咛孩子不要去招惹的朴子太子会，经过阿

原（阿原：朴子电音太子团团长，本名张启原。）对太子会的重整，现在已有父母专程带着孩子前去请求

太子会对孩子托管调教。所以太子团申请立案，争取资源，朝阵头现代化和艺术化方向努力。[9]

然而成果的背后却充满了无尽的辛酸。“跳这个很累很苦的”，他们曾凌晨五点出团跟着阵头绕境，

隔天凌晨两点才收工，将近二十四个小时跳不停，“不耐操还真不行”。资深团员侯志壅说，扛着二十多

斤“童仔”跳电音不是好玩的，“走到脚不是自己的，衣服湿到一拧就滴滴答答出水”，但看到旁人热切

的眼神，欢愉的神情，跟着节奏手舞足蹈就很爽，“只要大家开心，我就很开心！”[10]

台中大雅的“九天民俗技艺团”对青少年的守护同样是不遑多让。他们早先从三尊太子开始，组成

“九天神将团”，以度化中辍生、训练青少年为主要工作。推广主任许玉宜认为“三太子”就是孩子们的

精神领袖，该团在1994年成立“九天神将团”，就是跟太子爷搏杯（即掷筊问神）的；而团长许振荣以艺

行道，从传统道教庙会阵头组织，发展成连续几年编为县政府扶植团队、荣获文建会“杰出表演团体”称

号的现代专业剧团，足迹遍及台湾南北内外、世界各地，创团至今十几寒暑，光是巡演履历就可以列印个

十几页。据悉第一次带领他们越洋演出的林茂贤教授，原本还很担心成员喝酒、飙脏话，破坏了台湾的形

象，没有想到最后却被他们团队的纪律和精彩的演出给“收买”，从此成为该团的义务顾问。2012年春节

在台湾上映且热卖的电影《阵头》，就是这个剧团冷热淬砺、血泪与汗水交织写就的传奇，而被誉为“九

天文武大将”的两位顶梁柱——玛丽亚和阿正，便是这故事里的最佳男主角，他们是修成水火淬炼、打铁

成钢神功的过来人。然而，团员们坚信这靠的全是太子神鞭的贯彻和爱的教育。[11]今日台湾可以像“九

天民俗技艺团”这样以精致专业的形象堂堂挺进高雅的剧院厅堂的团队并不多见，但这就犹如脱胎过后的

“太子爷”一般，当他们历经一番彻骨之寒又重新站在舞台的时候，必将是一场场光与热的展演。

三、 台湾青少年充满“现代戏神”出格的创意与巧思

“电音三太子”不仅具有孩童活泼可爱的外观，还兼有儿童保护神的宗教功能，其原型——哪吒在师

承太乙真人展现“莲花化生”的过程中，彻彻底底地经历了一场浴火重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艺阵青

少年无一不是“三太子”的化身。他们凭借了一次又一次的淋漓汗水来涤滤身心的杂质，经历了一场又一

场“人神合一”的展演来释放肉体的能量。这是一群社会边缘人被一步步拉拔至中道所必经的人生历程。

对他们而言，这一过程就好比“莲花化生”般让他们重新绽放出生命的亮彩。如此看来，三太子的“孩童

形象”及其“莲花化生”的生命过程必定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戏曲学者王馗考证出南宋时期“孩偶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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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性的确立即与“莲花化生”有密切的关系。“化生”是佛教“四生”中最为殊胜的一种示现方式。

在婴儿夭折率高的古代，孩偶就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人们对未成年时期生命不安定性理解的载体。佛教

的阿弥陀佛国中，“莲花化生”被描述为神奇的境界，因此自然成为西天见佛的最好途径。在敦煌经变画

中保留了大量“莲花化生”童子像，可以说在人们用笔绘的精神家园中，“莲花化生”成为向佛陀敬意的

最好供养，而灵动自由、健康活泼的化生童子也成为现世平民追求灵魂寄托的最佳表达，而后逐渐演变成

祭祀演出的“祈子”戏神形象，这也是传统戏神造像多为“孩童”状的由来。[12]因此，“三太子”又多了

一重“戏神”的身份，他不仅是人们祈子的礼拜对象，同时也是世所希求的美好化身。如果说“哪吒三太

子”所象征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戏神，那么“电音三太子”就是名副其实的现代戏神了。“现代戏神”所展

演的不仅仅只是庙会里那传统的七星步伐和令人荡气回肠的战神鼓阵，也不只是街头广场上那炫人耳目的

流行歌舞表演，还有那一场场来自文化青年的精彩创意汇演。

（一）南荣科技小子程式庙会语言——“梦工厂”里筑梦成真的“机器三太子”

第一届“电音三太子”比赛中，引起现场观众惊呼连连的队伍，除了参加比赛、各具特色的参赛队

伍外，就是参加表演的南荣技术学院的“机器人三太子”，它也是被电视媒体报道最多的。这是由吴焕文

老师所带领的学生团队，以科技解决生活问题并创新应用而成的。而“机器人三太子”受观众喜爱，对南

荣的师生来说，不但是一种肯定，更重要的是对来年的向更高程度创新的挑战。展览室里每个参加过比赛

的机器人，都挂着学长对学弟的传承——每一年不同的学生为了不同的比赛，向太子爷、千岁王爷、天上

圣母众神尊求来的护身符。神明保佑的，不是机器人的平安健康，而是学子们的梦想成真。“我们小时候

都会有梦想，⋯⋯我们让科技走入人群，在孩子们的心里面变成一个种子，这种子，未来说不定就会产生

改变台湾的影响力。”这是吴焕文在南荣技术学院机械系的“梦工厂”里诉说着在地扎根与梦想远扬的期

许。[13]

（二）在方寸织锦上打造创意版图的神明衣传人——“神斧”三少周让廷

嘉义朴子是台湾知名的刺绣之镇，而“神斧”更成功地将传统神明衣及其相关产品转型为时尚精品，

成为年轻人喜爱的装饰品或生活用品。“神斧”三少周让廷在大三的时候突发奇想，把父亲的神明衣缩小

做成装饰品带到学校当伴手礼，让同学惊艳不已。而小兵立大功，这刚好成为家族事业转型的助推器。通

过周家兄弟后续的努力，他们到内政部查出全台登记有案的庙宇，寻址寄出上万份样品，凭着热情与传承

的用心，就像他们的爷爷早年骑小摩托车环台销售一样，努力为自家产品寻找出路。今年新春票房破亿的

影片《阵头》里的三太子神衣，也是“神斧”的手笔，电影叫好又叫座，卡通版三太子公仔随之供不应

求。2008年朴子配天宫妈祖圣诞，“神斧”在送给千里眼、顺风耳的两件将袍上各缝上了1800颗施华洛世

奇水钻，闪闪发亮的神将出巡时引来民众围观与赞叹，从此“水钻神明衣”成为许多神明添购新衣时的指

定款。[14]

（三）现代“官将首”让网络连结了庙会与阵头的爱好者

与活泼讨喜的三太子不同，阵头队伍里最威严，宗教气氛最浓的应属各种家将班。若说台南白龙庵

的八家将，是台湾家将班的始祖，那北县（即现在的新北市）新庄地藏庵的官将首，就是北部最具代表性

的家将团体了。新庄街官将首“班长”的黄秋金，现在只担任幕后指导，其它工作大多交给新生代实地演

练，他认为这样才能让“这项技艺才能传承下去”。青年研究生苏敬迪就是新生代其中之一。除了企业法

务的正职，他同时进修硕士学位，并与同辈为新庄街官将首设置部落格（即博客）、脸书粉丝团，与年轻

网友沟通交流绕境时拍摄的照片、讨论阵头文化的创新与传承。“网络让庙宇及阵头爱好者连结在一起，

以往只能靠零散的讯息联络，现在因为网络平台纷纷冒出来而更紧密。”从最古老传统的家将艺阵，跨进

最现代的科技应用，苏敬迪看到穿越时空的融合可能。[15]

台湾流行文化“电音三太子”中的青少年元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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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过往，我国以“童子”的形象承载戏剧表演艺术形态展示风貌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

追溯到我国先秦时期祭祀所选用的“尸”（即由“童子”所扮演的受祭者）；宋元以后的“戏神”崇拜，

也多以“童子”作为偶像；到现代，从民间喜庆游行中由孩童所进行装扮的“台阁”演出也还可觅其踪

影。这其中的原因实在令人好奇。蠡测其因，实乃因“童子”身上承载着世世代代对生命繁衍的渴望与继

往开来的远景。当代台湾社会所流行的“电音三太子”文化，不仅继承了古代人们对孩童的崇拜与对生命

美好的愿望，还承载着具旺盛生命力的青少年体内那一股极不安定的爆发力，而正是这股力量才有可能点

燃人类那潜藏于生命底处的巨大能量，因而我们总是可以在他们的身上不断捕捉到那充满新鲜与创意的亮

点⋯⋯由此可见，“电音三太子”流行文化具备了上承“童子尸”的古典传统，而后又不断经由这批年轻

族群的创新实践，终至将它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展示平台。自此，其不再囿于祭祀的宗教范畴，同时也是为

艺阵之路打开了更为广阔的传播渠道。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在中国大陆早已式微的“传统三太子”信

仰，竟能够在一海之隔的台湾岛内以“电音三太子”的文化形态持续流传，并在世界各地蒂落花开，这不

能不归功于这一代的台湾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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